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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

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
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有奖征文

诗歌

一个残疾孩子的梦想
张雨倩

在我们小区，我常常可以

看到那个少年的身影。他大约

十三四岁，眉清目秀，颇有些腼

腆。不笑的时候，神情是与其年

龄不相称的忧郁；但他笑起来，

也是一脸阳光。可惜，他只能坐

在轮椅上。

（一）

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一定

会坐着轮椅外出“散步”。偶尔，

一个慈爱的中年人(大概是他

父 亲)，推 着 他 不 紧 不 慢 地 踱

步，时不时地俯下身去和轮椅

上的少年小声说着什么。更多

的 时 候 ，少 年 独 自 驾 驭 着“ 坐

骑”，熟练地在人群中穿梭，刹

车、转向非常灵活，仿佛一位技

术娴熟的“司机”，有板有眼且

一丝不苟。

这儿是老式小区，谈不上

什么“无障碍设施”。因此少年

时 常 会 遇 到 一 些 行 进 中 的 困

难。有一回我就看到，少年的轮

椅 欲 从 人 行 道 直 接 到 马 路 上

去，其间的“坎子”很陡。他犹豫

了片刻，旁边一位老者正准备

上前帮忙。可少年潇洒地摆摆

手，只见他催动车轮缓缓向前，

临到陡坎处身体稍稍腾空，车

轮凭借着惯性冲到马路上，他

这才稳稳地坐下，前冲之力巧

妙地得以缓冲。周围人齐声喝

彩，老者更是伸出了大拇指。少

年越发兴奋，用力拨动车轮，一

阵风似的去远了。我不禁想到，

如果他双腿健全，恐怕正生龙

活虎地与其他孩子一样。有时

命运真是叫人难以琢磨。

（二）

一次加班回来很晚，小区

里路静人稀，路灯发出昏黄暗

淡的光。我急匆匆赶路，猛然看

到另一条小道上隐约有人“驾

车”疾驰而过，银光闪闪的钢圈

飞速旋转，齿轮发出咔咔的节

奏声。

定睛细瞧，竟是坐轮椅的

少年，他坐在轮椅上“驰骋”着。

突然，轮椅被路上的砖头给绊

了一下，整个儿腾空飞起，少年

尖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水泥

地上，轮椅飞出去老远，颠覆在

路边，轮子空自转个不停。我赶

紧跑过去将他扶起来，他咬紧

牙 关 ，一 声 不 吭 。问 他 伤 到 没

有，他指指膝盖，哎呀，左膝处

的裤子磨破了，血肉模糊。

我扶正车，将少年稳稳地

抱上去，推车到社区医务室包

扎。边走边嗔怪：“你看你，晚上

干吗出来，多不安全。再说，那

么快干啥？很危险的。”少年耷

拉着脑袋，讪讪地道：“我是在

训练。”“训练？训什么练？”“阿

姨，我有一个梦。梦想能代表株

洲 参 加 残 奥 会 ，争 取 拿 块 金

牌 。”少 年 侃 侃 而 谈 起 他 的 梦

想，他说，自己甚至还想担任株

洲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的 形 象 代 言

人，感召更多医院为患者提供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也号召更

多人来无偿献血，挽救更多病

人的生命！

我的心像被铁锤重重地一

击，半晌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这

个小小少年的命运如此悲惨，但

他的志向竟然又是如此远大，他

内心充盈着满满的能量！

（三）

经过一番交谈，我才知道，

原来少年当年因为车祸造成腿

部残疾，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株

洲市妇幼保健院。

因为他伤势很重，需要大

量输血，为救其性命市妇幼保

健院立即号召全院医护人员献

血救人。医者仁心，一呼百应，

医院很快就收集齐了少年做手

术需要的血浆，对少年及时实

施了手术。后期，他还在医院接

受了整形手术。

恢复后的他，也常常到妇

幼保健院接受心理治疗和康复

治疗。后来，他为了感恩，一门

心思加强训练，只为了实现参

加残奥会的理想。

近年来，好心医生和护士

们，了解到少年的志愿，又集体

为他捐助了残疾人运动员专用

的轮椅等残疾用具，鼓励他为

实现梦想而奋斗。少年也深受

鼓舞，用心训练，梦想着以这种

方式来回报社会、回报医院，回

报那些救过他、帮助过他的医

护人员。

见我不做声，少年怯怯地

说：“阿姨，我的梦能实现吗？”

我悄悄地揉揉了眼睛，仿

佛看到少年在残奥会赛场上奔

驰，他驾驭着轮椅超过了一个又

一个竞争对手，第一个撞线；我

仿佛看到少年坐着轮椅，高高地

登上冠军的奖台，把奖杯举向天

空；我仿佛看到，挂着奥运冠军

金牌的少年，在向一群记者侃侃

而谈儿童治疗以及无偿献血对

于病患者们的重要意义；我还仿

佛看到，在一大群妇幼保健院的

医生、护士们的拥戴下，少年被

抛向空中又接住……

我回到现实中，坚定地回

答：“能，一定能!”

拥有美丽的梦想，眼下这

不堪的境遇又算得了什么？孩

子，加油！

水西花儿开
黄燕妮

毛主席说：“水口是个好地方！”而水西村，正

如一朵明艳鲜亮的花儿，在水口灿烂地绽放。

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样清新自然、淡雅而

不浓艳。田埂纵横交错，向远方延伸着，田埂两旁

长满了绿油油的小草，小草抽出嫩嫩的芽儿，显

得生机勃勃。原来暗淡、沉闷、萧索的乡村，便一

天天明艳、亮丽、绚烂起来。

最招人爱的，是那乡间的花儿了，而且一年

四季不寂寞。

春天像童话中的仙女，所到之处，万物苏醒。

树木抽枝发芽，花儿张开笑脸，大地披上了绿色

的新装。道路两旁的青草丛中，点缀着许多五颜

六色的野花，一朵朵灿烂无比。它们和谐共生，占

一份地，顶一片天，尽情地绽放一年中生命最灿

烂的光华，虽不及琼花瑶草，却也是五彩缤纷。

油菜花宛如黄色的琼浆玉液，从疏朗的树木

丛林、从农家院落流淌出来，渐渐地，就迷乱了人

们的眼眸，醉遍整个水西。走在村道上，弥漫在眼

前的是连绵不尽的油菜花。一大片一大片黄澄澄

的花儿绽放着，荡起层层金色微波，散发出阵阵

清香，引得成群的蝴蝶在金黄的菜花丛中翩翩飞

舞。再往前看，花儿排浪而来，有时，它会像瀑布，

从高的山坡跌宕而下；有时，它是海浪，在广袤的

大地上起起伏伏，掀起阵阵漩涡。它柔和地铺展

在乡村的土地上，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在一幅广

阔的画卷里。

水西的桃花是自带仙气的。桃树上的叶子还

没长出花苞却布满了枝丫。花苞鼓鼓的，像要裂

开来似的，有的才绽开了两三片花瓣儿，有的却

开得红艳艳了，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有精

神。粉红的桃花如少女羞涩的笑脸，美艳娇媚。它

们向空中伸开四肢，那些粉红的花朵畅饮着和煦

的东风，这似乎是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每一寸

土地都充满着令人惊喜的芳香。远远望去，那一

株株梨树，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股股喷泉。雪

白的梨花，像源源不断的浪花，在阳光的映照下，

在春风的吹拂下，跳跃着，舞动着，洁白如雪，银

光闪闪。

柚子花开在乍暖还寒的春天里，总是先闻花

香再见花开。纯白色的柚子花隐藏在葱郁绿叶

中，一点不张扬。含苞时的花儿如一颗白玉坠，低

调而内敛，在颤动的绿叶间犹抱琵琶半遮面；盛

开的柚子花透过嫩绿的叶子，挂满枝头，千姿百

态，像一个个洁白的小精灵在树叶间舞动。柚子

花散发的香气算不上热烈，但清爽柔和，置身其

中，惬意舒畅，能了却心头的躁动，将积郁和烦闷

一扫而空。

最神奇的是木槿了。它易栽易活，耐旱耐涝，

村民们便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随处扦插。春秋

季节，木槿花开，那粉白、淡红、浅黄的木槿花绽

放在绿篱之上，远近高低，错落有致，变幻出一幅

幅淡雅的田园风景画，叫人百看不厌。木槿花还

可以食用，凉拌、炒制、做汤，质地脆嫩，细滑可

口，味道清香，能润燥，除湿热，是一种天然的保

健食品。若是你来水西，热情朴实的村民一定会

让你大饱口福。

秋天，没收割的玉米、高粱、稻谷密密麻麻站

在道路两侧，夹道欢迎城里来的客人。目力所及

之处，满眼金黄。此时的牵牛花就显得格外打眼，

这一丛，那一簇，白色的或者淡粉的长喇叭，开的

安然洁净。比城里栽种的开得壮实，花儿厚厚的，

花朵特别大，更禁得起风吹日晒，开在任何能缠

绕枝蔓的地方。

哦！对了，还有那些荷兰豆花、豌豆花，它们

像一对对蝴蝶，翩翩飞舞在乡村的路边、乡村的

田埂上。在那寒冷的季节里，这一对对的姊妹花

那样鲜艳、那样明丽，那样醒目地抚慰着乡村的

土地，正是它们寒霜中绽放着的娇艳，温暖着水

西的田园、温暖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还有金黄的迎春花、妖艳的紫云英、洁白的

雏菊、绯红的月季花、淡雅的三角梅、鲜丽的金银

花……亲近它们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自己变身

成为一只蜜蜂，用微笑长成翅膀，去领略丰收的

芬芳……

杜甫想住的地方
梁瑞郴

历史的脚步停留在某一时刻，你总会兴遄逸

飞，思接千载。

江堤如砥，逶逶迤迤连接天际，株洲航电枢

纽，一埧横卧，湘江水一变而静若处子，一水如

黛，这是初夏，这种静美，有一种致远的力量。

我驻足于株洲渌口王家洲的江岸，极目远

眺，当天风送来无限的快感时，思绪纷飞，在历史

的深处和现实的图境中，变幻交错。久久凝视，久

久默想，千年的画面，飞入眼前。

一代诗圣，停舟坐爱，居然四次携眷登岸，在

空灵岸徘徊留涟。这是公元 768 年，杜甫在上溯

湘江时仅有的现象。尽管他有过“夜醉长沙酒，晓

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的感叹。也

有过“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惊

喜，更见到树蜜蜂乱，江泥燕斜的古镇美景，即便

是登岳阳楼，谒屈子庙，拜太傅祠，在不胜低回之

中，诗人对心生敬意的地方，都只有一次的拜谒，

而唯独空灵岸，他四次探访，竟然产生想在此地

“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的想法，造屋居住，以

享天年。由此遥想，可见当年渌口湘江段，风物宜

人，江山如画的景象。而诗圣杜甫的眼光，绝对的

高格与准确。

宜居，永远是人类追求的平生目标。在我看

来，山居并非理想之地，虽然有言“自古名山僧多

占”，似乎有几分让人羡慕。其实，山高林密，虽有

优质的空气，洁净的山泉。但高山最大的不足，除

了道路的艰险，便是春夏的潮湿袭人，冬天的严

寒难耐。所谓高山寺庙，真可谓“清苦之地”。

今年初夏，寻得一个机会，再度重游渌口。从

伏波岭一路走来，山丘连绵，地势平缓，竹篁摇

曳，林草丰茂，渌江与湘江交汇，水流映带，润滋

万物。它是那种没有锋芒，内敛，含蓄的曲致之

美，一股平和之气弥漫于这片天地之间，营造一

种祥和安静的气氛。

水，滋养万物，包括人类。逐水而居，成为铁

律。当我在新疆吐鲁番，沿着坎儿井参观时，一面

赞叹面对生存，吐鲁番人民不屈不挠抗争的伟

力；一面也感叹吐鲁番人民生存环境的艰难。想

想这里年降水量平均只有 100 多毫米时，怎么不

感慨湖湘大地之于水，是多么的奢侈？

湘江永不停息的奔流，将两岸滋润的一片丰

饶。在渌口村，数千亩的玉米，迎风飞绿，青纱帐

里，几乎可听到拔节的声音，一群稚声稚气的孩

子，正席地作画，喜悦，幸福，欢乐，都在他们一笔

一画中流淌。这是多么快乐的周日，田园风光的

美好，映衬着一张张欢笑的脸膛。道路两旁的鲜

花，娇艳怒放，活活泼泼的开满一路，渌口的田园

是最美好的大自然课堂，在这里，心灵的熏陶，情

爱的培育，审美的提升，品德的铸造，会在无声的

滋润下，给孩子们一片阳光的天空，而孩子们的

欢笑声，更是闪烁一片未来的希望。和我们一道

而来的 80 多岁的画家萧沛苍，站在这些未来之

星中间，脸上洋溢青春的笑容。

此后，湘江陪我们一路北去，她的温柔平静，

更是催生出一幅幅美好的画面。

那日中午的骄阳，并没有阻挡大家奔赴蟠桃

林的热情。鹅黄，猩红，青翠，那些并不规则，个头

很小的蟠桃，却有极好的口感，甜丝丝，脆生生，

竟成杨梅村蜚声国内外的特色产品，一业而致富

小小的村庄。

王家洲，更是山水的佳构，最美的乡村。从这

里无须远望，便可见当年杜甫想住的地方。湘江

河流的这一段，它不是奇山异水，摄人心魄的那

种，她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平静中显出

高贵，苍水中露出雅意。在缓缓流淌中，显示出从

容，闲适，舒畅，真是现代生活难得寻求的境界。

王家洲的静谧，又决不是桃花源式的隐逸，

它虽无车马的喧嚣，但却有电商的通达。它虽无

农耕时代的古意，却有世道人心的善念。当我得

知村里多年几乎无刑事案件，不由得更生敬意。

毋庸置疑，田园审美，已经从许多人的脑海

渐行渐远。都市繁华，陆离，新奇，异质，已经成

为许多人的审美新宠时，的确需要一种呼唤，王

家洲这样的村居，他所集合的元素，把悠久的历

史和现代农耕有机融合，其幸福指数，将会成为

人居环境的高地，成为一种新的幸福宜居的指

向。当我获悉王家洲在近期将建设“乡村美术

馆”时，我禁不住拍案叫好，这个美好的创意付

诸实践时，它将会辐射湖湘大地甚至更远，成为

千万学子一个重要写生基地。我当然希望由此

产生许许多多优秀的画家，但我更看重的是，它

能给时代注入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引领时代新

的风尚。

光阴百代，湘水不废。我又一次想起杜甫，他

在湘江上的逆旅，是在“安史之乱”已经平定 2 年

之后，因北方仍然军阀混战，诗人想北归的愿望

不得实现，只好溯湘水而上，投靠亲友。在这无奈

的选择中，我想此时，离乱之人对和平，更是有一

种超乎想象的渴望。尽管其时的渌口也处于战后

创伤未愈的状况，但我相信杜甫一定看到这片土

地内蕴的平和祥瑞之气，他的选择，已经被今天

这些沿江村庄的事实所证实。我们只能感叹，诗

圣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则一定会系舟登岸，安居

这风物宜人，物丰水美的渌口。

散文

岁月
言和平

岁月剥离了华丽的色彩，

露出赤诚而裸露的灵魂。

当黄昏临近的时候，

你忧伤地歌唱晚晴。

独自坐在湖边，

轻轻拨弄着琴弦，

那悠长的旋律，

是你拨动心灵的颤动。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

你曾经相信天命。

将古老的书籍翻了又翻，

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天秤。

当灵魂开启的那一刻，

你耳畔响起先哲的叮咛：

看狂风吹过山石，听大海卷起涛声，

没有千年的毁灭，

哪有万年的重生！

哦，你终于明白了，

世界没有一条平坦的道，

人生既有风雨也有歌吟。

痛苦与悲伤，停止与前行，

都在一念之间形成。

岁月是那伟大的琴师，

他的手指总在挥动风云。

人生的起起伏伏，就在那不断拨动的旋律中。

雨中独步上丘山
黄三平

初夏的周末，微雨如丝。久未外

出，尽管天气不太好，我还是想出去

走走。友人青姐有意过来一起出去，

问我打算去哪里，我说并不是去什

么景点，就去野外看看。青姐后来

说，她接到加班任务，走不了了。于

是我一个人出去溜达，是的，不去景

点，就去野外漫步。

去野外行走，须得轻装自在，我穿

了棉布裙，换了棉布鞋，撑着小雨伞，

下楼出了小区向东而去，穿过东环公

路，就到郊外了。一条小路曲曲弯弯，

通向东郊的山村。小路边是一条水渠，

沿线盛开着白色的小野花，那是一种

常见的野草花，长得半人高，绿杆绿

叶，枝尖上顶着朵朵铜钱那么小的白

花儿。成片盛开，在风中摇曳，自有生

机勃发之美。我不知这种花的名字，网

上查了一下，应该是一种雏菊。年少时

在故乡常见到这种花儿，却从未发觉

其妍妙之处，如今看到，倒觉得它自有

天真烂漫的风致。

沿着小路往前拐个弯，只见路

边种着各种蔬菜，菜株上结着青茄

子、紫茄子、西红柿，豆角架上长了

好多根青豆角，每根都约有两尺长，

细 细 长 长 的 豆 角 从 绿 叶 间 悠 然 垂

下，让我想起幼时跟着祖母在菜地

里采摘豆角的温馨场景。路边的斜

坡上铺展着南瓜藤，翠绿肥大的叶

子间窜出几朵南瓜花，是大朵的明

灿黄花，甚为耀目。南瓜花不仅明艳

好看，而且是别有风味的食材，记得

小 时 候 家 里 的 房 前 屋 后 都 种 过 南

瓜，每到初夏，南瓜藤上便会绽放好

多金灿灿的花儿。有些早晨，我会按

母亲的嘱咐，欢欣雀跃地跑到南瓜

藤中，摘下几朵带着露珠的南瓜花，

交给母亲。母亲再把南瓜花瓣洗湿，

蘸上米粉后加油煎炒，出锅后金黄

香酥，特别美味。

过了菜地，路旁多是各种不知

名的树，而行人却是极少的，甚是清

幽。这条小路连着的村子，前几年搬

迁，好些房屋都拆掉了，村民们大都

搬进了东环线外的高层公寓。现在

村子里鲜有人住，一路上只看到三

两个过路的人。进去约半里路，忽见

路边立着一株高大的玉兰树，它高

高的树干颇为粗壮，苍青的密叶间

开着洁白的玉兰花，它的根部，则是

一幢废墟的残砖瓦砾。玉兰树的主

人肯定是搬迁进城了，而这株美丽

的玉兰还留在故园开花散叶。

越往里走，地势渐渐升高，树木

越发茂盛，高高低低的树，各种野草

野花，是闪着光泽的青翠，是漫无涯

际的绿。鸟雀在空中自在的飞翔，从

这棵树落到那棵树上，蜻蜓或在空

中悠闲地飞舞，或轻盈地立于枝头；

白蝴蝶扑闪着翅膀，从一朵野花飞

到另一朵野花。绿树围合间突现一

片玉米地，绿葱葱的秸秆上挺出一

个个饱满的玉米棒子。再往前看，近

处是缓缓升高的低山，大树小树都

是浓得化不开的翠绿，远处是延绵

的淡蓝色群山，丝丝缕缕的山岚在

烟 雨 中 的 田 野 上 飘 悠 …… 此 景 此

境，让我蓦地想起陶渊明的诗句“性

本爱丘山”，更切近地感知了“误落

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意蕴，这位

一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的 淳 厚 率 真 的 诗

人，以其“质性自然”的风范传于后

世，他义无反顾地从世俗返归自然，

实在是真正的风流浪漫。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

诗 千 百 年 来 受 到 人 们 的 喜 爱 与 共

鸣，盖因人皆有爱自由喜自然的天

性。现代人往往困于新的樊笼，生活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在飞驰来往

的汽车里，在时刻使用的手机里和

在电脑里。在网购兴起的时代，我们

甚至都很少去逛街了。

是的，我们远离自然久矣。每天

只知天亮了天黑了，却难得看见日

出日落和晨曦晚霞，也很少看到皎

洁的月亮，更少看到浩渺的银河和

满天的繁星。我们只在阳台上养一

些花草，观赏那一点点绿，以为那就

是春夏的风景。我们总是忙于工作、

家务和琐事，还有刷不完的各种资

讯，习惯于沉湎其中。我们常常忘了

留一点闲情逸思，忘了去野外走走，

去看看山野的草木虫鱼飞鸟流岚。

当远离自然成为常态时，抑郁和焦

虑便成了常见的现代病。

人的天性是亲近自然的。久居

樊笼必然忧郁，而自然具有天然的

疗愈功能。到大自然里去行走，看草

木肆意生长，鸟儿自在飞翔，感受天

地之广阔和生命之自由，郁闷之气

自然消解。人在天地自然中，少了很

多无谓的心事和僵化的教条，心便

会回归澄澈明朗，人也会变得年轻，

甚至会复归快乐的童心了。连程颢

这样的理学家到了户外都变得极具

人情味，譬如他在春日里出门，看到

春花和新柳不禁流连忘返，偷乐玩

耍恰似少年，顺手写出了这样可爱

的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

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

学少年。”涉岗过川，拂风赏云，傍花

随柳，偷闲觅野趣，心旷又神怡，平

日里那些苦思冥想的理念教条自是

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雨中信步漫行，不觉间雨略

有增大，打湿了我的布鞋，可是这有

什么关系呢？

随笔


